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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单戏是由一个人表演的小型
木偶戏，因帷幕使用被单之类的小
布帐等物，故名。表演者利用一张桌
子，桌子四角绑上四根竹竿，然后再
将一块被单一样的布围住竹竿，一
根扁担将帷幕一分为二，搭成了被
单戏戏台；表演中演员的拇指、食
指、中指分别套入木偶的左右衣袖、
头像，通过这三个手指头的活动进
行表演。同时，演员变换不同的角色
和声音进行演唱，并配有大锣、小
锣、马锣、铛铛等打击乐，有的还配
有锣鼓、唢呐、二胡等乐器演奏。

被单戏整个演出活动只有一
人。表演时艺人时而将木偶放在舞
台上，并抽出手来用打击乐器伴奏；
时而一边用嘴吹奏喇叭，一边用手
弹奏扬琴，同时灵活地变换双脚敲
击各种锣、钹，还不时忙里偷闲敲击
放置在一旁的堂鼓。被单戏表演形
式独特，一人包揽，亦可表现千军万
马，举手投足，也能舞刀弄枪，不逊
于木偶皮影。整套表演中，节奏紧
凑、扣人心弦，表演艺人在帷幕内手
脚并用，忙得不亦乐乎，赢得帷幕外
观众的阵阵叫好、喝彩。

演出结束时艺人抽掉扁担，舞
台便折叠为一片，将所有道具全部
用布包好，装进木箱，灵活方便。旧
时的被单戏艺人，一根扁担担起整
个舞台道具。据清代《成都通览》载：
每演被单戏，小儿多乐观之。清人有
被单戏诗：台围如被单，一人一戏
班。天下众生相，都在指掌间。被单
戏过去主要流传于川西平原及川
南、川北的乡村场镇、茶铺饭馆，街
头小巷时有可见。

绵竹被单戏：天下众生相皆在指掌间
□ 彭忠富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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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村串队，隔帘表古

关于被单戏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在
明嘉靖年间，泉州有一秀才梁炳麟赶考，最终
名落孙山，遂断绝仕意，在乡里说书以维生。一
天，他偶见提线傀儡戏的演出，略有所感，就自
雕木偶，以手掌代线操作，操作更见灵活。他根
据自己所学，编造戏文，演于乡里之间，但读书
人的脸皮薄，于是他采用“隔帘表古”的形式，
也就是隔着帘幕，做有表演性的说书，孰料就
此轰动，到处争相聘演，声名鹊起，自此被单戏
开始逐渐流传起来。

二是明末清初时期，广汉人王仕海因为抓
苦力流亡到河南，在逃回四川的路上，好心人
送给他几个小木偶。为赚取一路的盘缠与口
粮，秀才出生的王仕海灵机一动，扯开随身带
的被单，围起一个简单的戏台，敲打起锅、碗、
瓢、盆当锣鼓，利用手中的几个小木偶，边走边
唱，边走边演，维持生计，由此衍生出“一人一
台戏”的被单戏。

说起四川被单戏，就不得不提起绵竹被单
戏艺人邬家喜，以及现在仍然活跃在四川被单
戏舞台上的绵竹广济镇的陈远立、富新镇的范
思双，安县皮正全和梓潼冉明户，他们都是邬
家喜的弟子。之所以这四人都集中在德阳、绵
阳一带，是因为过去绵竹、安县和梓潼都属于
绵阳专区管。

对那时的农村孩子来说，被单戏就像现在
的动画片，是他们的最爱。被单戏都是一些川
戏的老段子，人们主要是看那些小木偶用刀枪
捉对厮杀，或者赤手空拳地过招，伴随着铿锵
的锣鼓，特别让小孩们兴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川西乡村家家户户有
了电灯，但电视机在乡村还是个稀罕物，晚上
乡亲们除了下棋、打扑克，就是聚在一起聊天。
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每天做完作业就跟邻居家
的伙伴们玩耍。要是遇上谁家有红白喜事，我
们就可以看上被单戏。邬家喜住在绵竹富新公
社八大队，离我们家所在的五大队很近，不到
五里路远。邬家喜的被单戏演得特别好，十里
八村的乡亲有事都请他去助兴，他的被单戏我
看过一次，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 1986年的冬天，有一天傍晚，我正在
做作业，邻居建哥跑过来神秘地凑在我耳边
说：“老三，想不想去看被单戏？”我听了便急切
地说：“耍木偶？在哪里，我当然要去！”建哥用
手朝前一指说：“就在七队保管室蒋家院子里。
蒋伯过生日，请来了被单戏，要去快点！”说完，
建哥就跑了。我来不及吃饭，给母亲打声招呼，
也赶紧朝七队保管室跑去。

我家离保管室只有五百米的距离，很快就
到了，只见整个坝子人声鼎沸，挨挨挤挤的全
是板凳，上面坐满了小伙伴，也有一些大人来
看热闹。保管室走廊上吊着一盏足有两百瓦的
灯泡，把坝子照得如同白昼。灯泡下方有张方
桌，上面用木条作支撑搭成一个架子，用五彩
的被单围成一座长方形的小屋，前面的幕布可
以开闭，那就是木偶表演的舞台了。

院子里锣鼓喧天，乐器奏出的声音变幻莫
测，时而如波涛澎湃，时而如小桥流水，伴随着
一阵阵嘶哑的川剧唱腔，台上的两个木偶正在
上演武松打虎的好戏。武松面对老虎的进攻，
灵巧地躲闪腾挪，突然之间，他一跃而起，骑到
老虎背上，对准虎头就是一阵雨点般的拳头。
台下的观众都伸长了脖子，看得如痴如醉，生
怕漏掉了一点细节。

第一次看被单戏，我总觉得那幕布后面藏
着什么秘密，于是我就使劲地挤到前面去看。

只见一位老者坐在小屋中间，双腿弯成弓形，
双膝内侧绑上一对大钹，右手敲锣，足踩踏板，
膝击大钹，手上不停地操纵木偶，嘴里还抑扬
顿挫地唱着戏文。这下我算是开了眼，我还以
为里面坐着几个人呢。被单戏艺人了不起啊，
这真是“一口说出千古事，十指弄成百万兵”。
这个老者就是邬家喜，演被单戏数十年了。被
单戏的表演空间非常狭窄，也就一平方米左
右，演员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敲锣打鼓说唱戏
文，说是艺术，其实也算体力活，表演全靠嗓子
吼，片刻也不得休息，长此下去自然会对演员
身体造成伤害。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
邬家喜表演被单戏，两年后邬家喜就因为劳累
过度旧疾复发而去世了。

一代宗师邬家喜

邬家喜 1925年冬生于绵竹市富新镇永清
村二组的一个佃农家庭。父亲邬巽和，有兄弟
姐妹四人，他排行三，一家人租旱地亩余以维
持生计，终年还得靠父兄推车添补油盐，过着
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辛酸日子。邬家喜幼时在
家割草拾柴，为人牧牛拾粪，养成勤劳吃苦习
惯。九岁发蒙就读学馆，他学习发奋，肯动脑
筋，完成课业外还常将疑难问题和难词怪字请
教师友。那时没条件点灯读书，他便找来没有
燃过的香蒂对着书本，一边吹香蒂，一边利用
余光看书，夜读学习。他嗜读戏书，除积攒微薄
零钱购买唱本阅读外，还求助于有唱本者借
读。稍长，邬家喜被迫帮长工出卖苦力，有空却
爱听“川剧围鼓”，剧目如《三尽忠》《江油关》

《刺字》等，都让他如醉如痴。
后来，邬家喜经人介绍在业师王云生先生

门下习艺。王老师对他说：“要从这一行，吃苦
耐劳当先，一点也马虎不得。”邬家喜发誓听从
教诲。他在艺术上长进很快，日新月异，倾注心
血，业师也对他满意。经过数年磨练，邬家喜逐
步自立。他挑起戏箱避着抓丁拉夫的危境，面
对袍哥码头的刁难，傲然地走乡串户，赶场期，
赴庙会，不辞辛劳为大众演出。

新中国成立后，邬家喜加入了绵竹县曲艺
宣传组（后改名为曲艺改进会和曲艺协会）。他
一面为广大人民群众演出。一边在艺术上向长
辈和群众学习，学演并重。上世纪六十年代，邬
家喜经常深入绵阳专区各县农村特别是到山
区、丘陵地区巡回演出，农忙时还就地参加劳
动。在接收演出报酬费用时，他根据当地经济
负担能力，减半收取。如当时每场五元，他只收
二至三元，有人问“邬老师，你咋不按每场五元
标准收费喃？”他说：“没有收的那一部分钱是
我给群众的服务费，表示感谢他们热情支持观
看演出。”

八十年代，邬家喜积劳成疾，年逾花甲后
感到体力不支，演出日渐稀疏，就注重教学传
艺了。被单戏不同于其他戏种，授徒条件相当
苛刻。可以说，在一千个年轻人中找一个符合
条件的都非常难。原因是演唱被单戏的人，除
了手脚并用，同时演奏小鼓、大锣、镲子、唢呐、
胡琴等乐器外，最关键的是戏里有多少角色，
就要演唱多少角色的声音，唱女声要像女声，
唱老人要像老人……邬家喜先后收了六个徒
弟，其中绵竹广济人陈远立是邬家喜的关门弟
子。

接续传承陈远立

陈远立是德阳市级被单戏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今年春节前，在绵竹民协举行新春

团拜会上，陈远立给我们表演了被单戏的经典
剧目《杨香打虎救父》，整个剧目约有八分钟。
这个故事来自于《二十四孝》，讲的是杨香之父
务农耕田，遇斑斓猛虎，被扑倒在地，杨香见
状，不顾一切，赤手与虎搏斗，将虎打死，救得
父亲。杨香时年仅 14岁，如何能够单打独斗地
将猛虎打死？除了孝顺的教化宣传，此故事传
奇成分颇多。考虑到老虎现在已经是国家保护
动物了，打死老虎违法，陈远立在表演这出传
统剧目时，便将故事结尾做了些许改动，杨香
在制伏老虎救出父亲后，又将老虎放归了大自
然。

故事虽然简单，但陈远立表演起来却是毫
不马虎，男女声交替出现，配以木偶动作，推进
剧情发展。特别是那只老虎，嘴里衔着一根木
棒在舞台上摇头晃脑时特别可爱。直到今天，
孩子们仍然喜欢看被单戏，特别是他们亲自操
纵木偶时，更能感受到被单戏的奇妙之处。

上世纪 70 年代末，陈远立还是个 20 多岁
的小伙子，当时他在绵竹县文化馆宣传队曲艺
组学评书。老陈说，他那时觉得当农民也要做
点干净安逸的活路，当演员可避免日晒雨淋，
算是最佳选择。陈远立肯学肯钻，尊师敬教，文
化馆的老师都很喜欢他，当然也包括邬家喜在
内。

1979年的一天，邬家喜骑自行车从县城来
到陈远立的家里，问陈远立是否愿意学习被单
戏，彼时的陈远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被单戏。
邬家喜告诉陈远立，被单戏就是把木偶与川戏
结合起来的一种表演形式，一个人完成一台
戏。当听说一个人又唱又打乐器，还要耍木偶
时，陈远立有些犯难地说道：“这么复杂，我肯
定学不会。”

“你还没开学，哪知道学不会呢？我观察你
很久了，你脑瓜子灵活，又肯学肯练，我敢保证
要不了几天，你就学会了。”邬老师鼓励他。陈
远立想艺多不压身，多学一种艺术将来也多一
种活路，就没再推辞了，跟着邬老师学起被单
戏来。因陈远立已经有一点唱川剧的基础了，
邬老师就着重教他打击乐器和耍木偶的技艺。
每天上午，50多岁的邬老师就骑车来到他家，
要教到晚上才回县城，整整教了他3天。师傅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邬家喜要求陈远立在家练
习，如果一个月后练会了，能够当众表演了，就
正式收他为徒弟，并且承诺将自己的那口戏箱
子传给陈远立。陈远立非常激动，想到就要正
式成为被单戏大师邬家喜的弟子，他练习起来
格外带劲儿，很快就学会了一人操作一台戏的
本领。

一个月后，陈远立如约来到邬家喜家里，
向众多老师们汇报表演了一折戏，赢得了大家
的掌声和好评，邬老师的脸上更是洋溢着喜
悦。这天，陈远立向邬老师行拜师大礼，正式拜
邬家喜为师。为了庆祝收陈远立为徒，邬家喜
还在国营饭店摆了酒席。“小陈啊，这口戏箱子
我就传给你了，希望你好好演，把被单戏发扬
光大。”邬老师指着戏箱说道。

这口木箱里有演被单戏的全套家什：有不
同角色的小木偶，有川剧锣鼓，还有舞台幕布。
陈远立至今还保存着那口木箱子，并在箱子外
面写着：“1960年师傅邬家喜做，1979年传给弟
子陈远立。”如今，戏箱子还在，但那些小木偶
和行头却坏了不少。陈远立就自做道具，从玩
偶的模型到衣服配饰，包括画脸谱，给木偶做
头发、缝衣服帽子、做发饰耳环等。

被单戏虽然玩偶算不上特别精致，但也别
具风格，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孙悟空和杨香、猪
八戒等传说人物；玩偶的头部大多是由锯末和
一些中药混制而成，身体部分就是一节竹签，
穿上戏装就成了玩偶。陈远立要根据不同的曲

目去制作不同的模型轮廓，然后再进行上色处
理；这些道具制作完成后，往往要放在通风的
地方进行晾晒，然后才放在戏箱里保管好。

此外，表演者还要有较强的记忆能力。几
十年来，陈远立能熟练的表演《杨香打虎》《猪
八戒背媳妇儿》《借亲配》《百花楼》《金刚图》等
30多个传统被单戏。这些戏曲的曲目台词等都
必须烂熟于心，铭记在脑子里。

1983 年，县文化馆宣传队解散了，陈远立
回到农村务农。农闲时他就挑起戏箱到场镇集
市上去表演。他每次都找一个宽敞的坝子，把
幕布支好后，便敲打起川剧锣鼓，所谓“三分唱
七分打”，对于被单戏来说，川剧锣鼓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与观众说好价钱，10元就可演一场，
观众们便纷纷凑钱等着看戏。紧接着，陈远立
就一手打着锣鼓，一手操控着小木偶登场了，
他嘴上又说又唱，一人分饰几角，把整台戏演
得精彩、好看，赢得观众的掌声和叫好声。

“一路走来心内焦，高家庄之事忘不了，若
不是孙猴儿管得紧，早已远脱逃……”伴随着
字正腔圆、地地道道的川剧唱腔，头戴黑色僧
帽的猪八戒懒洋洋地摇上舞台，腰系黄色虎皮
裙的孙悟空跳出帷幕，身穿花衣长裙的高小姐
碎步轻移……戏围子里响起犹如数人同时伴
奏的锣鼓、琴乐声，台帷里犹如有男女不同的
演员，声音惟妙惟肖。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台帷里只有陈远立一
个人，谁也不会相信。虽然被单戏只一个人表
演，但表演中讲究正四锤，一句台词伴以锣钹
鼓锤，一点都不枯燥。像表演《穆桂英挂帅》时，
陈远立唱一句：“本帅出朝！”脚下敲打锣鼓

“咚、转”，再唱句“地动山摇！”“咚、转！”这样一
来便显得风趣逼真，颇有川剧的气势和味道。

当地演得差不多了，陈远立就骑着自行
车，搭着那口戏箱走出绵竹到邻县什邡去演。
有一次，还没有走到什邡，陈远立问路时就被
好奇的村民拦住了，要求他演一场。这样走走
停停，陈远立的被单戏一直演到了彭州丹景山
镇。有一天，他演出完正在收拾东西时，一个十
多岁的男孩撩开幕布对他说道：“伯伯，你可不
可以到我家里去演一场呢？我妈妈生病了，来
不到街上看戏，我想让她看看你的木偶戏，也
高兴高兴。”“哦，就看在你这份孝心上，我就去
你家免费演一场。”陈远立爽快地答应道。

来到小男孩的家里，陈远立便在院坝里支
幕布，舞台搭起了，川剧锣鼓也响了起来，不一
会四周的邻居们都涌到这个小院里来。陈远立
先演了一折孝子戏《杨香打虎》，随后又演了

《借亲配》《猪八戒背媳妇》等喜庆的折子戏，小
男孩的母亲看得很开心。陈远立准备离开时，

“你就不要走了，晚上在我家里去演一场。”一
位老乡又叫住了他。就这样，乡里来了一位演
被单戏的民间艺人在丹景镇一带传开了，各村
各户排着队地请他去演出。陈远立在那一带一
演就是三年。那时被单戏很受欢迎，陈远立靠
着表演被单戏一个月能挣六七十元，相比当时
农村人的收入高了许多，他靠这门技艺还给家
里修起了新房子。

陈远立每到一地，当地的学校都会主动邀
请他前去为孩子们演出。翻开他珍藏的两本泛
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在各地
演出时单位的签字和留言，譬如1987年3月16
日，陈远立在金花乡文河小学演出后，受到校
方充分肯定，“精彩的节目，教育意义深刻。希
望以后再来表演更为精彩的节目！”那些年，陈
远立平均每年演出 200多场，每场观看的人数
有五六十人的，也有两三百人的。在外演出时，
他一般上午在庙会演出，下午和晚上就到各学
校演出。陈远立运输被单戏的工具也随着时代
的发展不断变化，从最初的用肩膀挑，用自行
车驮，再到用摩托车运输，直到后来用便捷快
速的电瓶三轮车。除了表演传统剧目外，陈远
立后来还自己编排了《学雷锋》《讲文明、讲礼
貌、讲卫生、讲道德》等新式被单戏为青少年演
出，自编了《多子记》等寓教于乐的故事，为父
老乡亲宣传乡风文明。

2000 年后社会变迁，陈远立表演的场次
越来越少，2003 年他彻底收起了他的道具，
去新疆打工，帮人弹棉花维持生计。2008 年
地震之后，他重新做了些木偶和台幕，又开
始走乡串户，每场表演也就收得到几十元
钱。现在，陈远立一般在一些大型活动现场
表演，例如绵竹梨花节、年画节或者庙会现
场，一些百姓家的红白喜事有时也会请他去
表演，收费一般是两三百元或三四百元。一
年大概能演二十场左右。对他来说表演被单
戏现在也只能赚一些辛苦钱，他主要的生活
来源还是外出打工挣钱。

作为被单戏的传承人，陈远立不管在哪
里，有多远的路程，每当有人打电话邀请他回
老家表演被单戏的时候，他都会应约而至。他
说这是他的事业，他忘不了师父邬家喜临终前
的嘱托，一定要将被单戏传承下去！这么多年，
不管他在哪里打工，他都始终惦记着被单戏。

“只要有人邀请我表演我都会回来。”近年来，
陈远立一直在思考被单戏的传承问题，他认为
要想传承被单戏，除了创新表演形式外，还需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被单戏，爱上这门传统艺
术。大家一起传承弘扬传统文化，让被单戏能
走进生活，走进大众，让它的艺术生命越走越
远。

被单戏戏台上的小偶人表演

被单戏的表演者要口、手、脚并用。图为帷
幕里的陈远立

被单戏传承人陈远立


